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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甲上的春天
文/杨丽丽

清浅时光

小院里的凤仙花开了，一朵一朵鲜红的花朵

点缀在绿叶之间，如鹤顶、似彩凤，姿态优美，鲜

艳欲滴，那是姐姐和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花。每当

春天来临，我们总是迫不及待地跑到院子里，欣

赏鲜红的凤仙花，想象着一朵朵凤仙花变成蝴蝶

飞舞在我们指尖上。

凤仙花，又名指甲花、金凤花等。在我们老

家，人们都习惯喊它“指甲草”。小时候，姐姐总是

喜欢给自己和我用凤仙花染指甲。凤仙花的花瓣

鲜艳而娇嫩，像是春天的颜色凝固在花瓣上一

样。每当凤仙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小心翼翼

地摘下一些花瓣，然后用它们来染指甲。姐姐总

是很有耐心地教我，她把捣碎的凤仙花瓣放在我

的指甲上，让其覆盖整个指甲，然后再用塑料袋

把我的手指头一个个用线缠紧，睡一觉起来我的

指甲就变成了凤仙花的颜色。每当这个时候，我

们就觉得自己仿佛变成了春天的一部分，指尖上

那跳跃的鲜红像一朵朵鲜花在微风中摇曳生姿。

用凤仙花染指甲的习俗古来有之。还记得读

诗书时，读到过元代诗人杨维帧的：“金盘和露捣

仙葩，解使纤纤玉有暇”。还有明朝瞿佑的：“要染

纤纤红指甲，金盆夜捣凤仙花”。看来把春天画上

指甲的女孩们比比皆是。

染好指甲的日子里，连做什么事都觉得兴致

盎然。我们会伸出手指，对着阳光仔细端详，那抹

娇艳的红，在日光下通透而明亮，仿佛藏着整个

春天的明媚。和小伙伴们玩耍时，也不忘时不时

地把手指晃一晃，炫耀着这独属于我们的春日色

彩，引得旁人投来羡慕的目光。若是在夜晚，就着

昏黄的灯光，那指甲上的红又添了几分朦胧的

美，像是被晕染开的梦境。

那些日子，小院里总是回荡着我们的欢声笑

语。姐姐还会拉着我，一起去探寻凤仙花更多的

乐趣。我们会在花丛中寻找那些形状特别的花朵，

想象它们是童话里的小精灵，穿着五彩的衣裳。有

时候，还会轻轻触碰花朵后面的花籽荚，看着成熟

的籽荚突然爆开，黑色的小籽四处飞溅，就像一场

小小的烟花盛会，给我们带来无尽的惊喜。

随着时间的流逝，凤仙花渐渐凋谢，但指尖

上的那抹红，却在记忆里愈发鲜艳。凤仙花对于

我们来说，它更像是一幅画，一幅将春天画在指

尖上的画。在小院里，我们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

光。每当凤仙花盛开的时候，我们就会坐在小院

里，一边欣赏着凤仙花的美丽，一边聊着小时候

的趣事。小院里的凤仙花仿佛成了我们回忆的载

体，它让我们能够更清晰地回想起那些美好的时

光。

如今，小院里的凤仙花依然盛开着，它们依

然是我们心中的春天。虽然岁月已经悄然流逝，

我们也长大成人，但是对于凤仙花的喜爱却依然

没有改变。每当春天来临，我们依然会回到故乡

的小院里，欣赏那盛开的凤仙花，仿佛重新回到

了童年的时光，那些美好的春光又化作鲜红的色

彩飞上了我们的指甲。

二月兰
文/老 海

往事情怀

在我们北方的农村，乡下田间的野菜有许

多种，在早春农历二月，与荠菜差不多一起发

芽、开花的要数二月兰了。只是人们热衷于荠

菜的香气和美名，很少有人注意到二月兰，更

不知道这种开着淡蓝色小花的植物，其实也是

一道不错的野菜呢！

以前，一个冬天的严寒季节，居住在北方

的人们一般以大白菜为主菜，很少吃到新鲜蔬

菜，早春的荠菜就显得那么诱人。于是，田野间

到处可以看到许多挖荠菜的人。记得小时候，

在这样的时刻，我为着贪玩和嘴馋，总是缠着

母亲到田间挖荠菜。母亲一点都不着急，拉着

我的小手说：“妈妈带你去挖比荠菜更好吃的

二月兰。”

二月兰又叫菜籽花、紫金草、诸葛菜，十字

花科，一年或二年

生草本。因农历二

月前后开始开蓝紫

色花，故称二月兰。

它对土壤光照等条

件要求较低，耐寒

耐旱，生命力顽强。

传说诸葛亮率军出

征时，见一种菜，称

为“蔓菁”，从老农

口中得知此菜浑身

是宝，叶子和茎都

能吃，吃剩的还可

制成腌菜。于是诸

葛 亮 命 士 兵 广 种

“蔓菁”。后来世人

为纪念诸葛亮，把这菜称为诸葛菜。

现在想来，可能母亲是小学老师的缘故，

或许她比别人观察得更仔细一些。二月兰，这

些开在山坡低处、夹杂在树林和野草中间的野

生精灵，几乎从没有被村里其他人发现过。等

我上大学后才知道，二月兰多生长在偏僻的沟

渠、树林、山坡处，不用心去寻，是很难发现的，

怪不得母亲每次带我挖二月兰总是要跑很远

的路。

母亲带我去的是离家有五里路的一个叫

西洼的一大块地，那地一旁就是一大片杨树林

和槐树林。这时节的二月兰，茎已有十多厘米

高了，在茎的最顶部，可以看到小小的淡蓝色

的花蕾，微微呈现出一点紫色。母亲说，这是二

月兰最鲜嫩的时候，在这之前，虽然有刚刚冒

出的小小细芽，如果掐掉吃，就太可惜了。再过

三五天，花蕾变成紫色，虽然也可以吃，但没有

现在那么鲜嫩可口了。如果等二月兰开过花，

就不能清炒了，只有用沸水焯过包大包子吃。

我感觉挖二月兰比挖荠菜容易多了，只要

找对了地方，每年都可以到这个地方来。那个

叫西洼的一片地，是我和母亲的小秘密，没有

人知道这里生长着二月兰，即便知道了，邻居

们也不喜欢吃它。每年的早春，在西洼，总能看

到一大片一大片的二月兰，我和母亲蹲下不动

窝，专门挑肥大的掐掉，不一大会功夫，就掐满

我们的篮子。

回到家后，母亲先择一遍夹在二月兰上的

草、树叶或者松针，再把茎底部老的地方掐掉

一些，用清水洗过，开始炒了。

母亲炒二月兰的做法实在是再简单不过，

先切点姜末和蒜末放着，等锅里的油温热了，

急火快炒，噼里啪啦，上下翻炒几铲子，即可出

锅了。看着那碧绿碧绿的颜色，吃到嘴里先是

微微的一点苦，然后是一阵浓郁的香味而出，

那味道是任何野菜也无法比拟的，真是一道不

可多得的美味野蔬。

这个时候，父亲总是笑呵呵地围过来，拿

着筷子要尝鲜，不

解地说：“你们这是

在哪里挖这么多这

玩意啊，咱村里我

没看到别人家有挖

这个的啊？”

母 亲 忙 着 盛

菜，头也不抬，说：

“尽管吃吧，就不告

诉你！”

季羡林老先生

在 他 著 名 的 散 文

《二月兰》中，描写

了他对二月兰的喜

爱之情。而我对宗

璞先生的散文《花

的话》更为喜爱至极。先生写道：“忽然间，花园

的角门开了，一个小男孩飞跑了进来。他没有

看那月光下的万紫千红，却一直跑到松树背后

的一个不受人注意的墙角，在那如茵的绿草中

间，采摘着野生的二月兰。”我喜爱二月兰那低

姿态的品行，从不与别人争艳，二月兰就是这

样生长在不起眼的角落，不被人注意，但它的

芬芳和恣意生长的灿烂却是任何力量也阻挡

不了的。

母亲退休后，跟我住在县城的家里。每年

的早春时节，最忘不掉的就是二月兰。县城附

近的周边田地里都没有，母亲都要我回老家挖

一些回来。今年春节我回家祭祖，才知道生长

二月兰的那一大片西洼地已经被一家大型的

煤化工企业整个征用了，那块曾经有着一大片

杨树林、槐树林，曾经在早春的寒风中开着淡

蓝色花朵的二月兰到哪里再去寻觅！

知道母亲最爱二月兰，我没有把这一消息

告诉她。


